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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维尔幽灵故事选





坎特维尔的幽灵

第 一 章

当美国大使海勒姆 奥蒂斯先生买下坎特维尔猎园

时，人人都说他干了一件十足的傻事。因为毫无疑问地那儿

是在闹鬼。实际上，坎特维尔勋爵在与奥蒂斯先生谈这笔买

卖时对这一事实也直言不讳。

“自从我的姑婆在晚餐前梳洗时受幽灵惊吓后，我们自己

就再也没在那儿住过，”坎特维勋爵说。“她吓出重病，以后

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恐怕我还得告诉你，奥蒂斯先生，不仅本

地的牧师见到过幽灵，我的几位在世的家人也曾亲眼目睹。”

“我的大人，”大使答道，“我会按独立估价师开的价钱把

幽灵连同家具一起买下来。我来自一个每样东西都可以以钱

论价的现代国家。如果欧洲的确有幽灵这样东西的话，那么

美国人就会买下它。”

坎特维尔勋爵笑了。“我恐怕得说幽灵确实存在，”他

说，“此事众人皆知已有三个世纪了，实际上可追溯到

年。它总是在我们家族中有人要归天前出现。”

“啊，无疑家庭医生也同样是如期而至的啰，坎特维尔勋

爵，所不同的是，家庭医生是真的，幽灵是假的。”

尔猎园。奥蒂斯夫人原是卢克利霞

此番交谈后几星期，交易达成。大使全家迁入了坎特维

苔本小姐，住在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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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街，是纽约出了名的美人。她现在已是位中年美妇人。

说实在的，在不少方面她看上去倒像是位英国贵妇，这也是如

今我们和美国人几无差异的一个绝好例证，当然，彼此所用的

语言除外。她的长子华盛顿，是个长了一头金发的十分英俊

的小伙子。他是个出色的舞蹈家，声名甚至远及伦敦。除了

对某些花和欧洲的贵族家庭外，为人极有见地。弗吉尼亚。

奥蒂斯小姐是个十五岁的少女，其敏捷和美貌如同雏鹿，

大大的蓝眼睛中流露出一种优雅的不羁。她是个运动好手。

当年轻的柴郡公爵看到她驱马跳跃障碍物时，一下子着了迷，

竟马上向她求婚，而跟着便被他叔叔遣回了学校。弗吉尼亚

下面是一对双胞胎。这对小男生和大使一样，对贵族或任何

其他人甚不尊重。

坎特维尔猎园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有十一公里，因此奥蒂

斯先生电报预订了一辆大马车到火车站迎候，他们兴高采烈

地驾车上了路。这是一个可爱的七月的傍晚；鸟儿在树林里

欢唱，兔子在夕阳映照的山岗上嬉戏。但当他们进入坎特维

尔猎园的园林时，天空忽然间乌云密布，空气中似乎充满了一

种异样的寂静，在他们进屋以前，大滴大滴的雨已经落了下

来 。

一名老妇人在台阶上迎接他们。她穿着管家的黑衣裳。

她是温尼太太。坎特维尔勋爵夫人要求奥蒂斯太太继续雇她

做管家。

“欢迎你们到坎特维尔猎园来，”她说，然后领着他们穿





过大厅进了书房。这儿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 他们坐了下来，

趁温尼夫人为他们沏茶时，开始四处打量起房间来。

突然奥蒂斯夫人注意到了壁炉边的地板上有一块深红色

的污痕。她对温尼夫人说：“有什么东西在那儿留下了污

迹。”

“是的，夫人，”管家用低沉的嗓音答道，“这是块血迹。”

“真恶心！”奥蒂斯夫人叫道，“我不喜欢客厅里有血迹。

必须马上把它擦掉。”

老妇人笑着，依然用那种低沉、神秘兮兮的嗓音答道：“这

是坎特维尔的埃莉诺夫人的血迹，一五七五年她就是在那块

地方被她的丈夫、坎特维尔的西蒙爵士杀死的。事发以后西

蒙爵士在这儿住了九年，然后突然极为神秘地失踪了。他的

尸体一直未被发现，但他罪恶的鬼魂依旧出没于猎园。旅游

者冲着这块血迹慕名而来，而且这块血迹擦不掉。”

，华盛顿“胡说八道， 奥蒂斯嚷道。“平克顿去污灵能在

一秒钟内消灭它。”未及受惊的管家阻止，他已经跪下双膝，

用一管黑色的东西擦起地板来。不一会儿，血迹消失了。

“我知道用平克顿准能行，”他看着周围赞赏不已的家人

嚷道。可是话音刚落，一道可怕的闪电照亮了屋子，一连串令

人心惊的雷声吓得他们都不由得跳了起来，温尼夫人昏了过

去。

“多骇人的天气！”大使点燃了一支长长的雪茄，静静地说

道。“想必这个古老的国家人满为患，没有足够的好天气让人

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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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那都是些令

”奥蒂斯夫人说道，“我们该拿一个昏“我亲爱的海勒姆，

倒的女人怎么办呢？”

“就当打碎东西，扣她的工资，”大使答道，“下次她就不

会昏倒了。”不消几分钟温尼夫人实实在在地醒过来了。但

是她极度不安，郑重地警告奥蒂斯先生这幢房子将有麻烦事

临头。

她说，“先生，我曾亲眼看见过不少事情，

人毛骨悚然的事。有很多夜晚我都因为发生在这儿的可怕的

事情无法入睡。”

不过奥蒂斯夫妇告诉这个诚实的妇人不用担心，因为他

们不怕幽灵。于是，老管家祈祷完上帝保佑她的新主人和夫

人，安排好加工资，便步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们又发现了地翌日清晨，当奥蒂斯全家下楼用早餐时，

板上的血迹。

“我想这不可能是平克顿去污灵的过错，”华盛顿说。

“我用它擦过所有东西。这一定是幽灵干的。”他再次擦去污

迹，但次日早上血迹又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又是如此，尽管奥

蒂斯先生在前一天晚上亲自锁掉了书房的门，并把钥匙带上

了楼。这下勾起了全家人的浓烈兴趣。那晚，他们对是否存

在着幽灵不再抱丁点儿的怀疑。

十一点钟他们上床睡觉时，并没有谈论幽灵。一点钟时

奥蒂斯先生被他卧室外走廊里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了。这声





为精彩的表演。然后

链子

音像是金属的铿锵声，而且听起来越来越近。他起身从他的

梳妆箱里拿了一小瓶东西，打开了门。

他看到一个可怕的老头在惨淡的月光下正面对着他。他

的眼睛像正在燃烧的煤炭；长长的白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他

穿的上个世纪的衣服又脏又乱，褴褛不堪；手臂和腿上挂着的

铁链沉重而又锈迹斑斑。

“你的确得给这些“我亲爱的先生，”奥蒂斯先生说，

上点油了。为此，我要给你一小瓶史密斯日升油。据制造商

宣称，只需用一次就见效，包装纸上还印了很多美国名人的

信，证实此言不假。我就把这瓶油留在这张桌子上给你。”说

完，大使放下瓶子就回房去睡觉了。

坎特维尔幽灵呆呆地怔立良久，惊怒交加。然后他把瓶

子摔向抛光的地板，沿着走道奔去，一边低吼着，发出恐怖的

绿光。不过，正当他要到达大楼梯的顶部时，一扇门打开了，

两个穿白衣的小家伙出现了，他的头顶上飞过一只大大的枕

头！他做了唯一显得安全的事，那就是躲进墙里。

幽灵到了房子西翼的一间密室里，坐下来缓口气。三百

年来，他的鬼魂作祟既显赫又闻名，他还从未受到过如此的羞

辱。带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般的骄傲，他回味着他所有的最

竟来了几个讨厌的摩登美国人，先

是给他日升油，再是拿枕头砸他的头！这样对待幽灵实属史无

前例。他决心要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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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声大笑起来。“但是，”

第 三 章

第二天早上用早餐时，奥蒂斯全家对幽灵议论开了。

“我不得不说拿枕头砸他是很不礼貌的，”大使声明，

这是一句很公正的评论，但遗憾的是，这对孪生兄弟听罢却放

道，“如果他真的拒绝使用日

升油，我们将不得不拿走他的链条。卧室外有这样大的噪声，

实在难以入睡。”

那周剩下的几天里他们倒是没受到骚扰。唯一引起他们

注意的事就是书房地板上的血迹每天早上总会去而复返。这

确实奇怪，因为奥蒂斯先生每晚都锁门，窗口上也有铁条。血

迹颜色的变化也不同寻常。有几个早上它是暗红色的，接下

来是鲜红色的，然后是浓紫色的，有一次他们发现它是鲜绿色

的。这些变化自然使得全家兴味盎然，他们试着猜测下次会

是什么颜色。唯一不觉得这事好玩的是小弗吉尼亚。出于某

些原因，看到血迹令她忧心忡忡，当血迹呈鲜绿色时，她险些

哭了。

幽灵第二次的出现是在星期天晚上。他们刚入睡，便被

从客厅里传来的一记可怕的碰撞声惊醒。他们冲下楼，发现

一套大盔甲从原来挂着的地方掉到了石头地板上。坎特维尔

幽灵正坐在一张十六世纪的座椅上，他揉着膝盖，脸上露出巨

大的痛苦。双胞胎带着他们的豌豆枪，立刻朝他发了两粒干

豆弹，而大使则把手枪指着他命令他 根据加利福尼亚习





光的人影

惯 举起手来。幽灵狂呼怒吼着跳了起来，像一片薄雾

般地穿过他们，经过时带灭了华盛顿手中的蜡烛，把他们留在

一片漆黑中。当他到达楼梯顶部时决定使出他赫赫有名的

“魔鬼之笑”。这笑曾不止一次奏出奇效，让瑞克勋爵吓白了

头发，还把三名护士吓得仓惶逃窜。于是他发出他那最令人

恐怖的笑声，可惜唯一的效果是一扇房门打开了，奥蒂斯夫人

走了出来。

“我担心你病得不轻，”她说，“所以我给你带了一瓶多布

尔博士混合剂来。如果你有胃病的话，你会发现它药到病

除。”

幽灵怒视着她，随即准备变成一条大黑狗。这变形也是

他出名的绝招。但听到年轻人上楼的脚步声，他改变了主

意。正当那对孪生兄弟走近时，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微微发

低沉地呻吟了一声消失了。

幽灵回到自己屋里时真是说不出地苦恼。双胞胎缺乏礼

貌，奥蒂斯夫人缺乏热情，这的确恼人，但最可气的还是他没

能穿上他的盔甲。这是他自己的衣服。一五七五年他穿着这

套衣服出现在凯尼尔渥兹时，效果极佳，连伊丽莎白女王本人

也对他的外表表示满意。可当他想穿着它出现在美国人面前

时，居然受不住整套盔甲和头盔的重量，摔倒在地上，把两个

膝盖都摔坏了。

这以后他大病了几天，除了去保持血迹无损外几乎足不





无疑是它过去

十点半时，他听到全家人都入寝歇息了。好一阵子他被

孪生兄弟的大笑声搅得心神不安。他想那准是他俩像学童般

无忧无虑地嬉乐。十一点一刻时，万籁俱静，午夜钟声一敲

响，他出动了。四周像往常一样充斥着午夜鬼魅似的声音，风

在房子周围悲鸣，然而奥蒂斯全家沉睡着，对他们的命运一无

所知。透过一片暴风雨声，他能听到大使沉沉的呼吸声。

坎特维尔幽灵从护墙板中走了出来，冷酷的嘴角露出一

丝邪恶的笑容，当他走过大厅窗口时，月亮把脸藏在云里。他

像一个邪恶的影子无声无息地往前走着。当他把黑暗推向两

旁时，黑暗似乎也在怨恨他。

终于他到了走道拐弯处，这条走道通向倒霉的华盛顿的

房间。他冷酷地一笑，转过弯道。恐惧向他袭来！有一个可怕

的幽灵般的身影站在那儿，正面对着他。它很高大，脑袋闪闪

发光，一根头发也没有，咧着大嘴，露出无声、丑陋的笑。它的

嘴里、眼里发出一种邪恶的红光威胁着他。它的身体也跟他

一样披着裹尸布，身上还贴有一张告示

罪状的清单。

他从没见过幽灵！这着实吓坏了他。他匆匆又看了它一

眼，一溜烟逃回自己的房间。他瘫倒在床，把脸藏在毯子下。

不过过了一阵，旧日坎特维尔的勇气又回到了他身上，他决定

天一亮就去会那个幽灵，跟他谈谈。毕竟两个幽灵合力要比

一个幽灵单枪匹马好，他们两个对付双胞胎就会有把握多了。


